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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记者袒露绝对隐私续-她设下爱情陷阱http://www.sina.com.cn 1999年4月6日 14:31 南方都市报    “我一上岛便掉进了夏一君的爱情陷阱”。４月２日，
被夏一君控告侵权的作者、海口《东方养生》报的副主编
徐春华，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再曝惊人隐私。

    徐春华说，他是江苏人，现年４２岁，真名为徐泽。
他曾在广州的《人之初》杂志等单位工作过。此事发生后，
身为作家的他将来龙去脉写了一篇约４０００字的文章，
以澄清事实。文章内容如下：

    １９９８年３月，我伴着轻扬的海风从广州来到海口，
美丽的椰城以它美好的情怀接纳了我。我上岛不久就受聘
于海南省妇联主办的《东方女性》杂志社，担任副主编。
具体负责编务和广告发行。

    认识夏一君是我在上岛的第３个月，具体时间应该是
１９９８年６月末的一个夜晚。夏一君作为读者，询问《
东方女性》的广告、发行等情况，当时正巧我值班，就跟
夏一君聊了起来，话题拉开了，一谈就是１个多小时。谈
完以后，还感到意犹未尽，就相约在海南省委的海府大酒
店见面。在海府大酒店门口我终于见到了夏一君，她大约
３０多岁，略胖，穿着一套紧身的黑衣服，皮肤显得很白，
由于较胖，丰满的胸脯里涌动着一股青春的气息。夏一君
当时骑着摩托车，拿着手机，一副风风火火、义气侠女的
样子，我不由对夏一君有了几分好感。因为当时我离异了，
一人在海口也挺孤单寂寞的，当夏一君提出去她那里玩的
时候，我就同意了。我骑着夏一君的摩托车，夏一君坐在
后面，到夏一君住处的路上感到有点饿了，便在路边的大
排档吃夜宵，到夏一君的住处时已是晚上１２时多了，夏
一君的房子很小，厨房、阳台、洗手间、客厅加在一起，
只有１８个平方米左右。夏一君应该说是一个不太会生活
的女人，床上、地板上堆满了衣服、稿纸、照片和杂物，
电话也放在床上，整个房间很凌乱，但尽管再乱，这里有
电视、空调，有一切生活所需的用品，给人一种家的感觉。
在客厅里坐下后，夏一君煮了两杯咖啡，咖啡喝完，又喝
了两听听装啤酒，借着酒兴，我们谈了自己的生活，夏一
君的一些遭遇和处境深深感动了我，我的一些打工经历也
深深感动了夏一君。当讲到我的流浪经历时，我的眼泪都
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夏一君要我坚强，挺起胸膛做人，
当夏一君用手温柔地擦去我眼角的泪水时，我一把抓住了
夏一君的手，夏一君就很自然地依偎在我的怀抱里，我感
到浑身躁热，一失控，就掉进了夏一君温柔的陷阱。

    情感是一种火，只要燃起来是难以熄灭的，本来我想
摆脱夏一君的，但又经不住夏一君的诱惑，就不由自主地
转入了正常交往，几乎每个星期我们都聚一次，有时三五
天约会一次。去夏一君住处时，有时是我买菜或买一些水
果带给夏一君，就在夏一君那里吃饭，她做的饭很香，特
别是做的红烧鱼很可口，有时就是酸菜和稀饭，我们也吃
得很香。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夏一君突然问我，如果她
决定嫁给我，我答应不答应，我说还没有这个思想准备，
让我考虑考虑再说，当时经过了解，我已经知道刚上岛时，
她就嫁给了一个有妇之夫，是一个重婚者，迄今还未从法
律上解决夫妻关系，并且有一个７岁的小男孩归夏一君抚
养，再说当时夏一君也已不在《海南图片新闻报》社工作，
靠拉广告、朋友接济维持生活，我感到婚姻是人生道路上
的一件大事，确实需要认真考虑考虑。我有时也很苦恼，
不知应不应该选择夏一君。

    正当我处在感情的旋涡当中时，我的工作又发生了变
化，一次去三亚参加文学笔会，我认识了海口市文联主席
《椰城》杂志的主编林世治同志，由于我本身是一个作家，
发表过几十万字的作品，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又曾在几家
杂志社干过，有一定的报刊杂志运作经验，林世治主席就
想聘请我担任《椰城》杂志社的执行主编，我认真考虑了
一下就同意了，感到这正是发挥自己专长的好机会，再说
我也想锻炼一下独立工作的能力。我跟夏一君商量，夏一
君也表示将全力支持我，我负责编辑出版，夏一君负责广
告、经营、发行。正当我紧锣密鼓地操办的时候，我又接
到海口市文联的通知说不再承包合办了，而这时我已经辞
掉了《东方女性》副主编的职务，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
我又一次从杂志社的主编变成一个没有工作的流浪者了，
这时我很消沉，几乎对生活失去了希望，但这时的夏一君，
也不知是出于同情心还是真心帮助我，处处关心我，甚至
比以前对我更关爱了，她说：“作为男人，最主要的就是
做得起人，在跌倒的地方再爬起来，比以前做得更好，才
是真正的英雄，海南不相信眼泪。”“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正当我的人生处于山穷水复疑无路时，
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由于我的实力和工作能力，我又受
聘到海南省出版公司《东方养生》杂志社工作，担任该杂
志社的编辑记者，在这当中《东方养生》的何主编、黄学
忠副主编、编辑部主任江柯等也确实给了我不少帮助，我
感到海口真好，她能以温柔的海风抚慰一个人的伤口。

    应该说，这时我能从艰难中再度奋起，确实与夏一君
的鼓励和帮助分不开。我能在海南打开新局面也有夏的一
分功劳。就在这里，我和夏一君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

    当我的工作逐步稳定之后，夏一君再次跟我谈起婚嫁，
我说再考虑考虑吧，我相信，只要有缘，天下有情人能终
成眷属的。正当我认真考虑处理夏一君的关系时，夏一君
把以前她的故事全部讲给我听了，并且以第一人称的叙述
手法写成文章在《东方女性》发表，当我知道这些事情以
后（夏一君以前曾做过三陪女、发廊应招女郎），我就感
到像吞了一只苍蝇那样恶心，就想逐步断绝与她的交往。
在这当中夏一君还不断打电话找我或用手机传呼我，我有
时也还到她那里坐一坐，在夏一君那里时，她曾多次介绍
她的不幸遭遇和传奇故事，我也感到这是一个挺不错的题
材，我想写出来一定会在全国引起轰动，产生影响，夏一
君也说这是一部挺挣钱的书稿，她说只要我同意跟她结婚，
她不但把纪实故事让我写，就连反映她生活的长篇纪实小
说也让我写，并提供了她本人的有关资料和照片，我当时
曾怕夏一君反悔，就让她写一张授权委托书，以便法律生
效，但夏一君说，你我是朋友，那样就过分见外了，我也
就没再坚持。夏一君说，她并不是为了稿费，她只是想在
全国出名，做第二个李怡青，我说会尽最大的力量帮助她。
稿子写完后，为了联系方便，我就把我的名字放在前面，
同时也有夏一君的名字。然后打印成册，连文章的标题也
是和她商量后取的。稿件寄出后，分别先后在《女报》、
《年轻人》、《伴侣》等刊物发表，《女报》发稿前，杂
志社十分重视，编辑部主任胡建国为了稳妥起见，同时也
是为了尊重夏一君，曾多次打电话直接与夏一君本人联系，
但因夏一君去北京《人民画报》联系业务，一直未能找到
她，夏一君从北京回来我又对她说了此事，并提供了照片，
夏也表示同意，这与夏一君所说的她不知道就选用她的稿
件、照片，侵犯她的著作权是背道而驰的，也是不符合实
际，没有任何道理的。

    关于夏一君事件的文章在《女报》（１９９９年１期
）发表出来后，夏一君本人曾打电话给我说看到第一期《
女报》杂志上有关她的文章了，编排得不错，对我帮助她
成名表示感谢，但没过几天，夏一君又打电话来说我和《
女报》侵权，并扬言要告我和《女报》杂志社。同时，并
多次到我的单位大吵大闹，杂志社本来想我做总编助理，
但因夏一君一事，差点辞退我，夏一君这样做，其实给我
的名誉也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给我的精神打击和经济损失
也是无法弥补的。夏一君一方面吵闹，一方面还不断打电
话给我，威胁说：“只要你跟我继续谈恋爱，并且娶我，
我就收回上诉并挽回不良影响。”当我后来严辞拒绝时，
她说：“你看着办好了，如你不同意和我结婚，我就把你
……”正当我和夏一君的故事处于沉寂的火山口时，夏一
君又再一次抛出重磅新闻炸弹，约请北京律师谷辽海先生
写了一篇《一个女记者的隐私引起争论》的文章在《民主
与法制画报》（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９日，总第４６４期）
上作为头版头条公开发表，再次引起争论，舆论界一片哗
然。谷辽海律师事先根本没有向我了解情况，也没向刊发
该文的《女报》杂志了解情况，就写成文章公开发表。谷
辽海一文以优美、抒情的笔调，把夏一君塑造成一个敢于
公开隐私敢当开一代新风的特区新女性形象，未免有点失
之偏颇，并向《女报》、《年轻人》、《伴侣》以及作者
索赔２０万元人民币。且不说最后２０万元落入谁人之手，
也许谁都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也许这本身又是一种
炒作。

    夏一君现在真的出名了，不但上了《东方女性》、《
女报》、还上了《年轻人》、《伴侣》，连发行数百万份
的《民主与法制画报》也上了，夏一君的目的真的达到了，
她真的成了第二个李怡青，甚至比李怡青还出名得多。我
感到我自己，同时也包括谷辽海先生成了夏一君手中的驯
服工具和玩偶。但我现在毕竟觉悟了，是到了要向夏一君
讨回公道的时候了。作为搅起这场“官司”的夏女士，也
该清醒了，想靠新闻炒作把自己捧上天的人，会跌得比以
前更惨重。回头吧，坚实地走自己的路才是正道，作为朋
友，我还愿拉你一把。

     